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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有“保持”“继续存在下去”
之意 ；读，指看书学习。“维读”就是
保持崇尚书香、读书学习的风俗习
惯。如今我们提出建设“书香陈仓”，
城乡出现图书馆、阅览室，形成全民
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细想起
来，现在建设“书香陈仓”是对过去
传统居家“维读”风习的延续。

回顾西府过去“维读”风习，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门匾”警醒。古时，无论是
大户人家，还是平民庶户，家居的街
门（进户门）和庭堂门上都有或砖
雕、或木刻、或直书的门匾，匾额多
是“耕读传家”“维耕维读”及“树德
务滋”“教养兼施”的词语，这既是

“家世”（家庭的固有形象、世业、门
第）的彰显，又是居家目标的追求。
警示人们除“维耕”以外，更要重视

“维读”，希望子女进入“士”（知识分
子）的行列，所以，在居家中特别注
重“营造书香”。

二是家庭藏书。书，历来被看作
传播知识与文明的精神食粮。家庭
藏书不属于收藏范畴，而是普通家
庭必备之物。西府地区在上世纪 40
年代，一般中等偏下的农民家庭都
有藏书，多为《三字经》《百家姓》等

启蒙读物，还有历史方面的《纲鉴》
线装本，《四书》和《三国演义》《薛
丁山西征》等小说及日常生活方面
的医药、历书等。可以想象，大户人
家藏书就更多了。

三是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长
辈对晚辈，尤其是父母对其子女所
进行的教育，大人干什么，让子女就
跟着干，教家中子女学吃饭、走路、
说话，教子女晚辈学种田、做工、读
书、做人、处世、交友等等。

四是给子女请师傅，或送子女
进私塾，拜师受教。当时，西府差不
多一两个村子就有由大户人家开设
的私塾，让自家孩子或邻里孩子就
读、认字、学书法、学计算、打算盘，
读《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格言》

《七言杂字》等启蒙书籍。
宝 鸡 民 俗 学 专 家 李 福 蔚 认

为，西府居家维读风习有其深厚
的社会根源，并进一步阐述了中
国最基本的传统职业有四大类 ：
士、农、工、商。“农”是最普遍的，
十有八九。由于中国自古以农为
本、以农立国，“农”地位很高，居
第二位。在过去，农民把种田看作
正经营生，对别的职业视作旁门
左道，且有一种道德自豪感，他们

说 ：“没有乡下泥腿，饿死城里油
嘴。”“工”指小手工业者，从来都
是农业的补充，为农业生产和生
活提供工具和用具。有的“工”单
列成行业，多数是农民闲时所从
事。而“商”地位最低，且历史上屡
受抑制，认为它不事生产，只在流
通中赚钱，觉得商人来钱容易，来
得蹊跷、不踏实，甚至认为是骗来
的。加之儒家的“义利”观，形成对
商人、商业的贬抑。唯一超越“农”
地位的职业是“士”，知识阶层，读
书人是一个特殊阶层。读书，本不
是一种职业，而仅是一种谋取职
业的训练。古人认为，“读书”是谋
取饮食温饱走上仕途的捷径，是
一般人实现光宗耀祖、显亲扬名、
封妻荫子理想的唯一道路。所以，
作为普通百姓，为了改善家境，都
在努力“读书”。因此，“营造书香”
风尚是传统居家中的必然之举。

当然，今天的我们强调居家读
书，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
围，提升阅读品味、阅读能力，以打
开更广阔的人生视野！这在古人居
家“维读”的传统风习之上，又提高
了一个大的人生境界。

（选自《宝鸡民俗集萃》）

陈仓荟萃

涝池、辘轳井
王  恭

涝池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下仁

池，听名字就与涝池有关，村子地

处乔山南麓的“旱腰带”上，少雨

缺水，过去只能靠天吃饭。村上的

涝池收集雨水的真正用途，是用

来饮牲口。老一辈口口相传村名

来历的版本是说村子南面有一个

大涝池，有一年岐山遭遇大旱，

一年多时间天没下雨，邻村的涝

池都干涸了，唯有下仁池的涝池

里还有水。邻村养牲畜的村民都

到仁池村的涝池担水饮牲口，族

长和村民信奉“水火不拒人”的古

训，对前来取水的邻村乡党并没

有阻拦。或许是应验了“久旱有久

雨”的农谚，眼看村上涝池水就要

见底的当儿，突然天降甘霖，涝池

水又满了，周边邻村的涝池也有

了水。为了感恩下仁池村老乡的

仁爱之心和赐让涝池之水的大恩

大德，周边村子人就把这个村子

叫仁池了。

整个村子北高南低、坐北朝

南，涝池就在村南的低洼处，面

积约有两亩，外观看上去像个

不规则的三角形，东北角和西北

角是两个入水口，西南角是溢水

口，当夏天大雨使涝池水满后溢

出的水，会从这个出口流到村南

的南坝沟。在生产队时期，涝池

的东北岸是一队的饲养室，西岸

是二队的饲养室，涝池为两个生

产队的五六十头牲口提供着生命

之水。其实乡村的涝池除过饮牲

口外，它还像一块“海绵”，发挥

着逢涝蓄水、遇旱可浇灌部分庄

稼的功能。

涝池也是村上孩子们无师自

通的天然游泳池，是村童们夏冬

季节最快乐的游乐场，我的狗刨

式游泳就是在村上涝池学会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好像冬天特

别冷，涝池会结厚厚的冰，孩子们

在冰上疯玩滑冰，乐此不疲。

涝池还是村子里男人们的天

然澡堂。夏天农活时间长而且繁

重，农人们汗流浃背，太阳落山，

夜幕降临，辛劳了一天的男人们，

站在涝池岸三下五除二脱掉衣

服，“下饺子”似的跳进涝池，在狗

刨式游泳中洗掉全身的疲劳，然

后回家酣睡。涝池同样是村子里

的“婆娘会”，女人们白天围在涝

池岸边支好搓板，用手使劲地揉

搓、用棒槌捶打着衣服，伴着皂角

的水沫，联结着左邻右舍，飞溅着

家长里短。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土地包

干到户后，生产队的牲畜都分到

户了；再后来有了农业机械，农户

也不养牲口了，饲养室也被拆卖

了，涝池就再也没出现过牛马驴

骡光顾痛饮的壮观。

每次回到老家，想起昔日涝

池岸边的快乐场景，我都会站在

涝池原地感叹良久。 

辘轳井
古人称家乡叫“乡井”，远离

故土、浪迹天涯叫“背井离乡”，

这足以说明辘轳井是最能代表

故乡的形象符号。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可以说辘轳井遍布我

国北方的乡村。据史书记载，早

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发明

了辘轳。在家乡，饮用井水是乡

亲们生活的基本常态。在还没有

实现户户通自来水的年月，说到

辘轳井，成长在农村或到过农

村、年纪稍长一些的人们，都见

过或会想起日常生活中须臾不

能离开的这个家庭取水设施。乡

亲们日常饮用的井水来源于地

下水，要借助辘轳来取水，辘轳

就是由杠杆演变而来的取水工

具之一。辘轳井就是由辘轳头、

支架（井台）、井绳等构成的民间

汲水设施。

用辘轳打水是个技术活。农

村八九岁的孩子学干家务，第一

件技术活就是学会把水桶套在

辘轳绳头（农村人叫“掹弧链”）

的铁链扣件上，然后把扣牢的水

桶放入井中并使水桶接触水面。

在把水桶放入井中时，是靠水桶

的自重和下降的加速度。有些人

放辘轳时用左手扶着辘轳面，让

水桶缓慢下降。但也有人不用手

扶，任其重力加速下降，叫“放野

辘轳”。这种动作危险较大，大人

们不会让小孩去做。正常取水当

水桶触及井下水面时，再用手把

井绳左右摇摆一下，这样水桶口

就会向下，才能把水桶灌满，这

时就可以摇动辘轳把，把水桶绞

上井口。

村上每户的井深，大体都在

七八丈左右就会出水，那水是不

添加任何净化剂的原生态天然纯

净水。即使在气温三十多度的盛

夏，用辘轳打一桶来自大地深处、

没受到任何污染、甘甜可口、清凉

无比的井水，会感觉清冽透骨。如

果你是久饮加有漂白粉、净化剂

的自来水的城市人，痛饮一次刚

用辘轳从井下打上来的原生态纯

净水，你会顿觉心肺通透，十分惬

意。在农村人还没用上冰箱的年

代，辘轳井也是家庭简易冰箱。在

炎热的夏天，用辘轳放下去一个

西瓜，半个时辰之后再吊上来，西

瓜便会清爽透心。特别是夏日夜

晚，一家人围坐在水井旁边吃着

西瓜，享受着夏夜习习的凉风，聊

着生活，憧憬着未来，真是一幅赏

心悦目的田园诗画。

如今的大多数年轻人已不知

道辘轳井为何物了，即使知道的，

也大多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或

是在书画、摄影作品中看到的。有

时真心希望这个曾经给人们带来

诸多便利的古老汲水工具，不要

彻底退出现代人的生产生活舞

台，应予以保护或加以修缮，让它

永远成为我们乡土文化中最有分

量的历史记忆。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宝鸡
分院特约研究员）

西府居家维读风习

近年来，“乡愁”一词似乎成了媒体和社会话题的热词。若有人问我最难忘的乡愁是
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涝池、辘轳井。

“尘外闲寻行乐地，平生欢处是吾乡”。对任何一个从农村出来到社会上打拼的人来
说，特别是久居他乡后，怀念故乡的心绪会随着年龄增长愈来愈浓烈，因为那儿有着与自
己扯不断的亲情和真真切切的乡愁记忆。

这几年，我多次参与市上农业农村部门和有关县区乡村振兴政策及人才培训等方
面的讲课，会常常引用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我离开生养我的村子 40 多年了，每年家族中有婚丧嫁娶之事也会回到老
家，每次我都会在这块土地上搜寻着我少年时心中乡愁的载体——涝池、辘轳井，因为它
们是我记忆中难以磨灭，也最能代表我对家乡真切的记忆和深深的爱的事物。

乡愁


